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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

湘断肠明志的故事广为人知。但

陈树湘壮烈牺牲后，红三十四师

余部最终何去何从，却鲜为人知。

2026年 7月，一份来自湖南蓝

山县的文物档案引出新线索——

该师最后战斗遗址在蓝山县茶盘

坳。

7 月 至 10 月 ，记 者 奔 走 湘、

京、闽、桂四地，踏访遗址、梳理史

料、整理口述、走访红军后人和党

史军史专家，探寻这支“绝命后卫

师”被时光遮蔽的血色终章。

“以前都认为红三十四师在湘江边打

没了，但茶盘坳的百姓说，最后一仗就是在

山里打的。”蓝山县文物普查队田野调查负

责人、一级主任科员黄健辉介绍，2024 年

底，作为湖南省“四普”重要新发现文物“中

央红军长征成建制过蓝山旧址群”的组成

部分，这片山野被命名为“茶盘坳红三十四

师最后战斗遗址”。

2026 年 7 月 8 日，记者跟随黄健辉的脚

步，踏访茶盘坳。

这段悲壮的故事，还得从历时 5 天的

湘江战役讲起。

1934 年 11 月底，湘江两岸炮火连天。

后世回望，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

途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

一战。彼时，浴血沙场的红三十四师将士，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

队和后续部队渡江。

12 月 1 日主力成功渡江后，红三十四

师却被隔断于湘江东岸。

绝境之中，何去何从？

《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述，1934 年 12 月

5 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留在兴安、

灌阳发展游击战争。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

团长韩伟后来撰文回忆，师长陈树湘在师

团干部会议上宣布的决定是“到湘南发展

游击战争”。

“回师湘南并非违背电令，而是在‘发

展游击战争’总方针下的战术调整。”黄健

辉说，“桂军重兵‘围剿’，红三十四师若仍

留广西，等于坐以待毙。”

突围之路，不仅浸透着战士的鲜血，也

镌刻着指挥员的生死抉择。陈树湘宁死不

屈，断肠明志；师参谋长王光道转战湘南，

血染征程；韩伟纵身跳崖，九死一生……

从桂北到湘南，队伍一路减员。

红三十四师幸存者、一〇二团二营司号

员龙上林 1983 年的口述，记下了当年的行

军路线：“我们于一九三四年古历十一月十

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撤离道堂，沿着往蓝山方

向的大山，边打边走，十五日（阳历12月21日）

晚上十点左右到达蓝山汇源的过路山……

第二天……到达与古城两江交界的茶盘坳，

同成铁侠部队相遇，打了一仗……”

龙上林的口述显示，队伍行至过路山

时仅剩 94 人。这个数字，与流落蓝山的红

三十四师机枪连连长吴福祥 1975 年“有枪

的人还有百把人”的回忆相互印证。

查阅 1934 年 12 月长沙《大公报》，国民

党成铁侠旅尾随追击的轨迹清晰可见：报载

“击毙伪三十四师长陈树香”“在宁远之南海

地方，与匪部激战数小时”，后又有“率部抵

蓝”“现匪部仅余残匪百余人”“日内可望肃

清”等记述。报载内容与龙、吴二人口述相互

印证，足见红三十四师余部当时处境之险。

走到过路山的 94 人，成为红三十四师

燃至最后、不肯熄灭的星火。

龙上林口述中的“过路山”，位于蓝山

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

村民彭秀林、彭火仔家的老屋，静立山

间。那个寒夜，红军就露宿两家屋外。

“战士们衣服稀烂，都是十几岁的样

子。”彭秀林的孙女彭福英今年 90 岁，话刚

到嘴边，泪跟着流了下来，“他们天黑才摸

到村里，担心百姓害怕，站在门外轻声喊

话，说自己是穷人的兵。”

彭福英说，爷爷拿出存米、红薯、苞谷

和仅有的几块腊肉，生火给战士做饭，“哥

哥姐姐也馋，奶奶把他们赶回房里，说让战

士们吃饱好去打仗。”

“那晚，战士们就在屋檐下休息，虽然

很累，但还是安排了岗哨警戒，不敢有半分

松懈。”彭火仔的儿子彭利生说，第二天天

不亮，红军请叔叔彭六林带路。

12 月 22 日凌晨 4 时左右，94 名战士告

别过路山，往茶盘坳方向行进。谁也没有料

到，这竟是这支队伍的最后一程。

“他们没吃早饭就上路，很多人还带着

伤。”彭利生说，大约6时，队伍走到了茶盘坳。

行至茶盘坳坳口，枪炮声骤响。队伍与

成铁侠旅和地方民团遭遇。

走到一处叫“牛丫地”的高地，黄健辉

停下来向记者介绍：“遭遇敌军后，红军迅

速退守到这个制高点与敌人激战，战斗持

续时间很短。”

枪声、喊杀声震荡山间。敌人四面合围，

子弹呼啸着掠过林梢。战士们依托岩石、树

丛顽强还击。弹药耗尽，只能血肉厮杀。刺刀

对拼，枪托挥舞，石块成了最后的武器。

没有援军，没有退路，战士们仍决意拼

至最后一刻。

关于余部终局，龙上林的口述朴素而

沉重。他回忆，余部阵亡一人，大部被俘，仅

有少数突围，“这支部队就这样结束了”。

承载着 6000 余名将士荣光与热血的

番号，从此消散在湘南的大山之中。

下山途中，黄健辉把记者领到一座无

名土坟前：“老辈讲这是茶盘坳牺牲的红

军。”

如今，后人已无法确认无名土坟里长

眠的是不是那名阵亡战士，更不知被俘者

姓名。可长沙《大公报》关于被俘者的处置

记载——“就地处办，以绝根株”“押解来省

法办”——字字戳心。

这一战后，该报刊发“剿匪捷报”。1934

年 12 月 31 日刊发一则落款 12 月 23 日的电

文：“赤匪伪三十四师回窜蓝山之一部，经

成旅督同团义队痛剿，已全部消灭。”1935

年 1 月 1 日，该报又刊发报道《伪三十四师

全部被我歼灭》。

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

员陈清林说：“敌人笔下洋洋自得的‘全歼’

记载，藏着的是 94 名战士弹尽援绝、宁死

不屈的悲壮。”

是什么支撑着 94 名战士打完最后一

颗子弹？

记者带着这个追问，走进红三十四师

组建地——福建省上杭县石圳村。

翻出 1933 年 3 月 15 日《红色中华》上

庆祝红十九军成立的新闻，原上杭县委党

史研究室主任江树高红了眼眶：“红十九军

是红三十四师的前身。战士誓词说，愿牺牲

一切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多么坚定。可他

们大多没能回到故乡。”

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曾汉辉语气沉

重：“他们大多是闽西贫寒子弟，分了田，懂

得为谁打仗，‘听党话跟党走’不是口号，而

是自觉。”

这份自觉，让部队在绝境中从未言弃。

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只有 29岁。一〇〇

团团长韩伟纵身跳崖时也不过 28 岁。师政

委程翠林、一〇二团团长周子安等师团级

干部，大多不到 30 岁，全倒在了湘江边。即

使 失 去 指 挥 核 心 ，余 部 仍 牢 记 师 长 的 命

令——去湘南打游击。

这份自觉，让沿途百姓甘愿舍命相救。

湘江战役后，负伤的红军战士俸旺桂

被湖南道县空树岩村村民营救，民团进村

搜人，村民一个字也不说；龙上林在茶盘坳

战斗中受伤，被草药医生龙仁生救下并收

作养子。

老百姓不怕惹祸吗？谁都不是铜浇铁

打的，怎能不怕，可他们认一个死理：他们

救下的，是穷人的兵。

这份自觉，在幸存者的余生里延续。

红军战士吴福祥的党证在战火中遗

失，心心念念要重新入党。1958 年 11 月 1

日，他如愿以偿，开心地唱了一天的红色歌

曲。组织安排他去郴州工作，他不肯。蓝山

的老百姓救了他，他要留下来报恩。

龙上林一辈子都没有“退伍”。每当生

产队上工收工，他总会吹响军号。仿佛只要

号声还在，红三十四师就没散。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因伤流落在蓝

山的红军战士兰发连，头一个报名参军。医

生说他小腿残了，不让去，他转头就把为孩

子打的银首饰全捐给国家。

湘 江 战 役 后 ，红 三 十 四 师 一 〇 一 团

三 营 营 长 李 大 棋 负 伤 流 落 广 西 全 州 。

1960 年闹饥荒，掌管粮仓的他，宁可饿死

也 不 动 一 粒 公 粮 。弥 留 之 际 ，他 留 下 遗

愿，要儿子李得明把自己葬在后山，能够

遥 望 2 公 里 外 同 战 友 浴 血 奋 战 的 文 塘 战

斗遗址。

辗转寻访至广西灌阳县烈士陵园，韩

伟将军之子韩京京为纪念红三十四师英烈

所立的无字碑，静静矗立。因找不全英烈姓

名，碑身不着一字。基座上刻着“你们的姓

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李矮六、马二二、陈三哩子……”无字

碑旁，韩京京费尽心血找回的千余个名字，

被工整地刻在一排石碑上。

俸旺桂的儿子俸顺喜说：“这些贫寒子

弟连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却用生命执行了

党的命令。更多的战士，连‘陈三哩子’这样

的小名都没留下。”

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将士，从不觉得自

己是英雄，可正是这群把党的命令、党的利

益看得高于一切，愿为革命胜利牺牲一切

的人，铸就了人民军队不屈的脊梁和灵魂。

星火不熄

忠魂如炬

绝境血战

图①：广西全州县

安和镇，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

塘战斗遗址内的一座红军烈士墓。

图②：7月 8日，彭利生手指茶盘坳的方向，

介绍红军当年从过路山离开后的行军路线。

图③：7月 8日，讲到红军当年露宿过路山的情形，

彭福英（右）流下眼泪。

图④：7月 8日，当地干部群众带领记者向茶盘坳

进发。 唐盛利 摄（湖南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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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不忘

绝境铸魂
王为薇

获知红三十四师最后一战发生在蓝山茶盘

坳的线索后，我一度犹豫。在宏大的长征叙事中，

湘江战役已是悲壮高潮，再去追索一支溃散余部

的终局，新闻价值何在？

可当我踩着不能称之为路的小道，艰难登上红

三十四师余部最后战斗之处，听着田野调查人员悲

痛叙述“子弹打光，便拼刺刀、砸石头”“除了龙上林，

绝大部分战士的姓名无从考证”时，心情十分沉重。

那一刻，我很确定，在绝境中守住信念的人，

同样值得后辈怀念和敬仰。

更 让 我 触 动 的 ，是 奔 赴 闽 西 和 桂 北 的 旅

程 ——当我们把这一新发现带到红三十四师组

建地和血战之地，迎来的，是红军后人、党史军史

专家、展馆工作人员，甚至是普通百姓，那一双双

含泪的眼睛。

他们说，有机会一定要去蓝山看一看，带些

酒，去祭拜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祖辈父辈。

这份动容并不偶然。像红三十四师这样，深

陷重围、拼至建制消散的悲壮故事，并不是孤例。

红十军团孤军转战敌后，在怀玉山遭重兵合

围，大部将士壮烈殉难；湘江之畔，红三军团六师

十八团隔江断后，全团 1800余人几乎全部壮烈牺

牲。

绝境之中，人民军队有着两种同样厚重的抉

择：拼尽全力突围求生，保全革命火种；受命赴

战，战至建制消散，以忠诚践行使命。

茶盘坳 94 名战士，正是后者的悲壮缩影。

然而，番号可以湮灭，建制可以解体，但信仰

不会被莽莽群山掩埋。胜固奋勇，败亦不屈。无数

先辈的绝境抉择，一同汇入人民军队的精神长河。

这些无名将士用生命铸就的忠勇，至今振聋发聩。

2026 年 8 月 29 日，闽西革命公墓。此时，韩伟将军的骨

灰安放于此已整整 34 年。1992 年弥留之际，他反复念叨“对

不起那些战友”，留下魂归闽西的遗愿，从此长伴战友英灵。

将军这份跨越时空的惦念，并非孤响。山河之间，还有

许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怀念着红三十四师的将士。

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跑

遍全县，摸清 59 处红军烈士遗骸散葬点，“不能让他们孤零

零地躺在山里”。

10 年来，兰发连的女婿唐盛利和志愿者一道，走访红军

后人，踏勘红色遗址，用笔和镜头记下一段段红军往事。

每逢清明，李得明都会前往文塘战斗遗址，给父亲那些

牺牲了的战友敬一杯酒。

福建龙岩退休记者邱学军 30 余次前往湘桂两地，帮

116 名湘江战役龙岩籍烈士找到家属。当记者提出红三十四

师“最后一战”有了新考证时，她哽咽道：“红三十四师勇于

战斗、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永远不会消逝。”

10 月，记者又上了一次茶盘坳。

秋日的山风，穿过杉竹密林，哗哗作响。静立山间，记者

想把一路寻访听到的真挚话语，说给长眠于此的战士听。

“你们把青春留在了湘南，但故土绝不会忘记你们。”这

是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廷水的肺腑之言。

“英雄不只有冲锋在前、万众瞩目的模样，你们在绝境

中守住信念，同样是了不起的力量。”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凤健的由衷感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研究员翟清华说：“无数像你们一样具有坚定意

志的革命者，用鲜血铺就出后来的胜利之路。”

说到胜利，记者多想告诉你们，当你们在此苦苦与敌周

旋之时，中央红军已经通道转兵，并在黎平会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一步步校正长征的航

向。茶盘坳战斗结束 22 个月后，这场伟大远征取得了最后

的胜利。

你们，虽然没有走到胜利，却早已融进了祖国的山河！

■记者手记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委党史

研究院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联合出品）

8月 29日，福建省苏维埃政

府旧址，龙岩退休记者邱学军在

讲述红三十四师战斗精神时激

动落泪。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77月月 88日日，，茶盘坳大山茶盘坳大山。。

【题记】

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

的功勋永世长存。


